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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乐园：对峙
创世记 3:8-13
狄特里希·朋霍费尔在他那本小书《试探》中描述试探如何运作：
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欲望掌控肉体……无论是性欲、野心、虚荣、报复欲、对名声与权力的爱、或对金钱的贪婪，都没有分别……我们里面对上帝的喜乐……被熄灭，我们把一切喜乐都寻在受造物里。在这一刻，上帝对我们完全不真实，他失去一切真实，唯有对受造物的欲望是真实的……撒但在此并不是用对上帝的仇恨充满我们，而是用对上帝的遗忘充满我们……被激起的情欲使人的心思与意志陷入最深的黑暗。清晰分辨与决断的能力被夺去。问题随之出现：“在这种情况下，肉体所渴望的真的是罪吗？”“这事对我真的不许可吗？不，甚至——在我此时此地、在我这特定处境中——反倒是对我有要求，要我去满足欲望吗？”……就在这里，我里面的一切都起来反对上帝的话。
这正是夏娃在与蛇对话时对上帝话语所做的事。她先把上帝赐给他们吃园中树果子的自由给淡化了，然后又给他的话加上原本并不存在的严苛，最后在关于他们若犯罪必死的确定性上软化了他的话。夏娃的修订主义使她容易相信撒但那与她对上帝良善经验相背的谎言。于是她起来反对他的话，摘下果子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对上帝话语的违犯更有罪责，因为：1）上帝的话在夏娃被造之前是直接赐给他的，2）他在试探中与夏娃同在（从撒但一贯以复数“你们”对夏娃说话可见），以及 3）亚当以自我服务的被动，任由妻子取用，而他在旁观看。随后，见她并没有死，他也吃了。亚当并不像夏娃那样被欺骗（参 提摩太前书 2:14）。他的悖逆是知情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自我服务的对上帝及其话语的拒绝。无法言说的悖逆。
乐园失落！那与他们完全透明的品格、以及与上帝和彼此毫无阻隔的和谐相伴的无忧赤身消散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7 节）。
事实上，亚当和夏娃就在分别善恶树那里死了，当果子的滋味还在他们唇上。亨利·布洛歇解释说：“在圣经中，死是生的反面——并不是存在的反面。死并不意味着不再存在，而按圣经的术语，它意味着‘从活人之地被剪除’……这是被削弱的存在，但仍然是存在。” 既然死仍是存在，亚当和夏娃如今的存在就是死亡的存在。不仅如此——罪立刻渗透他们存在的每一个领域，如同一滴染料滴入一桶水。他们立刻成为彻底有罪的人。
保罗写罗马书 6:23：“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时，大概想到创世记 2:17（“你必定死”）。他写道：“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 5:12）时，当然正指着这一件事。保罗所说“众人都犯了罪”，描述的是一个在过去时间中已经完成的行动。亚当犯罪时，我们“众人”在亚当里都犯了罪。因为这缘故我们也都死了，这也可从保罗在别处的话看见：“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以弗所书 2:1, 2）。我们也以死与败坏进入世界，因为罪给我们存在的每一部分上色，以致我们躲避上帝而不寻求他（参 罗马书 3:9–18）。
转眼之间，原初的那对夫妇从生到死，从无罪到有罪，从和谐到疏离，从信任到不信任，从安逸到不安。这不是花了一天。它发生在一毫秒之内！
亚当和夏娃作为我们的父母，在基因上、历史上、神学上都是每一个男人与每一个女人。他们对我们具有范型意义——不仅在原罪上，也因为他们试图处理自己罪的方式，正是我们今天试图处理罪的模式；而上帝对待亚当与夏娃的方式，也正是他对待我们的方式。
所以，第一对夫妇就在那里，穿着荒唐的无花果叶，在失落的乐园里垂头丧气地走动。随后，上帝以一种恩慈温柔、带有矫治性的方式来对质他们。而在他们的对峙中，我们看见我们的对峙。
寻找与躲藏（8–10 节）
上帝寻找。虽然上帝在受造界无处不在，但伊甸园是上帝在地上同在的特殊之处，类似后来会幕与圣殿。伊甸包含上帝同在的园子；而伊甸的园子预示并将最终在一个新的、普遍化的园子中得以成全——那里上帝居住（参 启示录 22:15）。在摩西的著作中，园子—会幕（并由此暗示圣殿）的关联尤其明显：当亚当和夏娃被逐出园时，基路伯被安置在入口处阻止他们进入（3:24）；而后来会幕中，基路伯的像被放在至圣所约柜的两侧。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神圣圣所守卫者的基路伯之职分，也在耶路撒冷圣殿的至圣所中再度出现。
因此，因为上帝在园中同在，我们不可想象“他们听见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天起凉风的时候”（8 节上）表示上帝降到园中。他原本就在那里。那是他在地上的宫殿，他的园子—圣殿。那对夫妇所听见的是“上帝脚步的沙沙声”（冯·拉德）。 那是他们从前听过、曾使他们充满喜乐的神圣声音，如今却带来恐惧。
他们躲藏。“那人和他妻子听见耶和华上帝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8 节下）。听见上帝靠近的声音，他们觉得自己的无花果叶不够，就更深地蹲伏在上帝丰盛恩赐的好树中。无论当时或今日，想象自己能躲避上帝，都是何等可怜的迷妄。诗人意味深长地问：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
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
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139:7, 8）
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但当我们悖逆时，就自然陷入约拿的愚昧，登上他施的船“要躲避耶和华的面”（约拿书 1:3）。不信产生一种本体论的迷妄：以为我们能在上帝不在之处。更进一步，我们以为能把思想私有化，否认“你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诗篇 139:2）这一事实。罪带来躲藏及其多重病态。即便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可能被“我们能躲避上帝”的迷妄所辖制。
亚当和夏娃是何等可怜，因为他们竟字面意义上在躲避那位他们曾经常见到的上帝的“脸”（“面”，8 节），而所有信徒终将在那新的、普遍化的园子里见他的面——“他们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必写在他们的额上”（启示录 22:4）。乐园失落了！
上帝寻见。上帝寻找——他们躲藏——上帝寻见。“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9、10 节）。上帝的“你在哪里？”是矫治性的，像父亲对一个躲在门后不敢见面的淘气孩子所问的话。“你在哪里？”是在问“你为什么在那里？那是你该在的地方吗？出来面对我！”于是亚当意识到上帝已寻见他，就从藏身处起来，满脸羞愧，穿着荒唐的无花果叶，含糊地回答；他的妻子也在他之后慢慢爬出来。 上帝是把亚当从躲藏中引出来，而不是把他从躲藏中赶出来。起初的问题并非控告式的“你藏在哪里？”而只是“你在哪里？”毫无指责之意。上帝推动亚当清醒过来。这个过程带着恩典。
注意，亚当的回应没有承认任何过犯。他只说：“我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很明显，那一刻他更意识到自己的赤身与羞耻，而不是意识到他得罪了上帝。亚当经历了深刻的改变，但他所能表达的只是恐惧与羞耻。他真正“承认”的只是一种感觉——害怕。当然，他知道自己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但在他新近以自我为中心的状态里，他更在意自己的感受，而不是自己得罪上帝的罪。
这种自我中心与对上帝的退缩，仍是我们堕落状态的组成部分。没有人寻求上帝；人人都逃避上帝（参 罗马书 3:11）。甚至堕落之人表面上的寻求，也不是寻求上帝，而是寻求自己所造的偶像之神。惧怕、羞耻与逃跑是堕落不可治愈的烙印。 我们开始处理它们，乃是从上帝说“你在哪里？”开始。
也许上帝正在从你的躲藏中呼唤你——“从你的藏身处出来，从你的自责、你的遮盖、你的隐秘、你的自我折磨、你的徒然懊悔里出来”（朋霍费尔）。
徒然的借口（11–13 节）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上帝按责任次序先对男人说话，再对女人说话，然后对蛇说话。亚当承担首要责任。 上帝以温柔开始，随后用两个问题推进。第一，“谁告诉你你赤身露体呢？”（11 节上）。是蛇吗？是女人吗？是一瞥水中的倒影吗？有人或某物告诉他他是赤身的。接着第二个问题：“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11 节下）。这问题是一支带恩典的箭。
亚当的借口。撒但在试探夏娃时发明了那巨大谎言。但在这里，亚当也说了一个可耻的巨大谎言：“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12 节）。这些话出自一个属灵上已经死了的人。这是邪恶！还记得亚当初见夏娃时的狂喜吗？
这一次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可以称她为女人，
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2:23）
这是圣经所记载的第一句人类言语，也是最初的诗性对句。她既是他的姊妹，也是他的女儿，也是他一体的妻子。这样的帮助者——这样的亲密——这样的合一——这样的喜乐。她是他的人类宇宙。但如今——“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何等臭名昭著的背叛！“是她的错，上帝。别怪我。”亚当如此算计，如此冷酷。
再见了，婚姻的幸福。亚当还要再活将近 930 年。他们会把事情摆平。但乐园失落了！
但责怪并未止于夏娃，因为亚当也指控上帝：“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强调为原文所加）。“上帝，是你把这危险的生物放在我身边。我没有罪，上帝。你有罪！”亚当这样做就像撒但，撒但曾主张更好的上帝不会向子民有所保留。这里亚当暗示更好的上帝就不会把夏娃给他。隐含的亵渎。夏娃的借口也沿着亚当推卸责任的模式——“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但她的借口不如亚当那样卑劣。她没有说“是你给我的这个‘男人’”，也没有暗示上帝有错。尽管如此，她仍像亚当一样，没有承担责任。注意到此时，无论亚当还是夏娃，都没有一点懊悔的迹象。
推卸责任。威尔·罗杰斯曾说美国历史有两个时代——“野牛的消逝，以及责任的消逝。”其实，推卸责任也发生在原初历史中，并一直成为人类的地方病。大都会保险公司曾带着一丝苦笑列出客户的这些借口：“一辆看不见的车从无处冒出，撞了我的车，然后消失了。” “另一辆车在没有警告我它要撞我的情况下就撞上了我。”我们都从这些（以及从自己的内心）明白：犯错是人性；把错怪在别人和上帝身上更是人性。
环境。有时我们责怪上帝把我们放在我们认为承受不了的环境中。有些学生作弊，合理化说上帝该为给他们一个严厉教授与繁忙日程负责。有些小偷偷窃，怪生活和上帝：“上帝，你知道我的软弱，可它就在那里。你为什么允许？”想想那个通奸的男人，他把导致他犯罪的因素怪给上帝——他的抑郁、他的自卑、那个女人、那遥远的地方、他的孤独。
性情。最常见的迷妄是：“上帝给了我强烈的激情与食欲，使我只能向它们屈服。”
你知道你造我
带着狂野而强烈的激情；
倾听它们迷人的声音
常常把我引入歧途。
——罗伯特·彭斯
“这是上帝给我的荷尔蒙。我的激情、我的食欲、我精致的品味、我的聪明、我的倾向、我的不安全感、我的经历、我的精力——这些加在一起，使我落在那些几乎不诱惑别人的罪之下。上帝把我造得如此，我还能怎么办？”这种想法来自下方。
受害者心态。若用今日世界的镜头读亚当的罪，你会看见受害者语言——亚当作为女人与那把女人给他的上帝的可怜受害者。现代版本是这样：“上帝，你要为我所处的处境负责——我的成长背景、我的受虐经历、我无能的父母与教导——这些使我如此容易犯罪。”在我们的文化中，这在治疗式开脱里上演，如同门内德斯兄弟谋杀父母后竟以自己成了孤儿为由请求法庭怜悯！在这种思路下，只有上帝要为罪负责——如果真有上帝的话。
但按圣经，从亚当到地上最后一人，都绝不会靠推卸责任而逃脱。听听主的兄弟雅各怎么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上帝试探；’因为上帝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雅各书 1:13）。诗人、作家、分析家、律师与传道人那些扭曲的理智化说辞都站不住脚。亚当那可怜的尝试，无论我们用多么迷惑性的方式改写，都不够。我们绝不可说，甚至不可想象，是上帝在试探我们。
创世记的现实与新约的现实是：“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雅各书 1:14, 15）。我们不能怪上帝。我们不能怪任何人。我们也不能怪魔鬼。
那么，我们这些亚当的子孙既与他在罪上如此联合，以致我们彻底有罪、完全负责任、完全该受责备，我们该怎么办？答案是什么？我可以建议：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要怪耶稣！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要把我们一切的责备都安放在他身上。如何？保罗解释：“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作了王，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罗马书 5:17）。我们的第二个亚当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不推卸责任的人，因为作为无罪的人，他从不需要把罪的责任推给别人。相反，作为我们无罪的神人、弥赛亚与救主，他说：“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责任在耶稣那里终止。
我们在各各他的三座十字架上看得最清楚。无罪的耶稣挂在两个有罪、该受责备的强盗中间。基督以无辜者之身挂在有罪者中间。但在那座山上发生了一个神迹。其中一个强盗不再咒骂，开始聆听。在他死前，他宣告耶稣无罪，说：“耶稣啊，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记念我！”（路加福音 23:42）。
在各各他随后的黑暗中，那有罪之人的罪被从他身上挪去，放在耶稣身上。他的责备在安放在耶稣身上时就停止了。我们罪责的所谓“推卸之责”，在耶稣——第二个亚当——那里终止。
你是否停止推卸责任？你是否承认你罪的责备只属于你自己？然后，你是否把它交给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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